
� � 谭静远毕业于多伦多
大学分子生物专业， 后在
安大略省卫生部担任科研
技术工作， 一年后选择回
到国内参与公共事业 ，曾
经担任公益教育产品 “一
公斤盒子”的设计总监，负
责产品研发。 她在 2014 年
5 月加入天地人禾团队，现
任 CEO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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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在加拿大当医生

我回中国农村做公益
我觉得世界上那些说应该

坚持梦想的人都还没开始做梦，
因为坚持梦想是一个无比辛苦
的过程，正在坚持的人根本没力
气去说教，更多的时候只是希望
自己做的是一个更轻松的梦。

可我的梦想一点都不轻松 ，
也不华丽，甚至还会让你有些诧
异———我想要看到中国的农村
更加富裕。

我出生在成都 ，9 岁搬到北
京，11 岁移民加拿大，在多伦多从
小学六年级生活到硕士毕业、工
作。 那个时候，多伦多不像现在有
那么多来自大陆的移民。 如果你
在街上听到有人讲普通话， 会惊
讶地回头。 如果你也是一个 90 年
代初来自中国的 1.5 代移民，你的
整个成长过程都会有无数人告诉
你自己是多幸运， 你的所有努力
都应该是关于如何更好地 “留在
加拿大，在加拿大生活”。

大学专业我选择了生命科
学， 因为我爱抽象的进化论，可
我的父母只认为这专业会让我
成为一名医生 ， 至少是大学教
授。 这也是第 1 代和第 1.5/2 代
移民的区别 ，同一件事情 ，出发
点总是不同的。 所以，当我发现
我的兴趣跟中国农村有关的时
候 ， 连我自己都花了 4 年去接
受，别说他们了。

这一切的开始，是在我大三
和大四之间那个暑假，当时我花
了一个暑假的时间在中国乡村
的一个小学做支教。

忽然想试试另一种生活

我想要体验不一样的生活 ，
为世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。
可在我父母眼里，他们认为我是
在做简历建设，为了让以后的求
职简历更漂亮。

我当时去的是江西北部一
个贫穷的普通农村，那里的医疗
和教育条件非常落后，有着很多
留守老人和儿童 ， 但也有中年
人，只是他们很爱赌博。 那已经

是 2005 年了 ， 中国大城市里很
多年轻人的手机已经甩出国外
很多代，但那个村里的孩子却没
听说过加拿大，这种反差是很震
撼的。 不过很多年后我跑过全国
很多农村才发现，我人生第一个
去的农村是全国状况比较差的。

其实我觉得贫穷或许也没
有什么 ， 直到支教结束几个月
后，我的一个队友从美国打电话
过来说她一直保持联系的一个
当地五年级学生说，她要跟姐姐
去浙江的服装工厂里打工了。 这
个小朋友所承受的一切让我大
四一整年都没法再觉得世界是
美丽的了。

我试图跟我身边的朋友讲
述我在中国看到感受到的东西，
然后也希望他们跟我一样觉得
这一切有种莫名的悲哀与愤怒，
但我并没获得预期的结果，因为
电视上有很多非洲孩子的惨状，
大家早已接受世界不公平的现
实，反正那些惨事又没发生在自
己身上。

大概，现在人们都忙着在各
自生活里周旋，没有那么多情感
和时间留给与己无关的陌生人
陌生事。 可是，我发现自己与身
边的人不一样 ， 因为我忽然觉
得，这些陌生人或许就是属于我
的世界。

相信我，决定并不容易

从那以后，我开始花大量的
时间接触中国乡村公益相关的
事情。 但其实我下定决心把中国
乡村发展作为一份事业的过程，
如同让一个情感保守的人承认
自 己 是 同 性 恋 的 过 程 一 样 艰
难———我到底是不是呢？ 我一定
是吗？ 是又该怎么做呢？ 别人会
怎么看自己？ 我可以回头吗？ 我
可以公开这个消息吗？ 好的“出
柜”时机又是什么呢？

很快 ，本科毕业 ，我读了硕
士。 当我花了两年时间乖乖地写
出一份东西可以攒成硕士论文

的时候，也到了我要决定是否要
为一个博士学位开题了的时候
了 ，一旦开题 ，就像是许下与科
研的终生承诺。

我当时想， 如果我走科研这
条路， 大概六年以后我的科研事
业就稳定了，生活也就稳定了。 但
如果我花这六年去中国乡村做些
疯狂的事情会怎么样， 虽然具体
要做什么事情当时完全不知道。

当时的决定是要疯狂一把。
硕士毕业前我一直在“中国

发展简报”上找跟中国乡村有关
的公益性质的工作，我的简历和
自荐信有 N 个文件夹，我跟对方
说我愿意拿￥3500/月的工资做什
么都行 ， 只要你让我进你的机
构。 电话面试过 3 次，全部因为

“教育背景不对”被拒了。
最终为了还学生贷款，我只

好找了一份政府机构研究员的
工作。 这个工作我花了 3 天就找
到了———首先我写了一段程序
把一个网页上跟多伦多大学有
关系的实验室的负责人邮箱全
部摘了出来， 然后群发了这 300
多个人，10 分钟后收到 3 个教授
回复，然后逐一面试、全部通过，
最后选了一个钱最多的。

半年后我的学生贷款全部
还清，然后就开始策划回国。 半
年后，我真的回国了。

找到归属

大概 4 年前， 我找到了第一

份 全 职 带 薪 水 的 社 会 企 业 工
作———在一个促进乡村学校教育
质量的项目。 在这份工作中，我走
访了全国不下 30 个乡村学校，与
乡村老师和本地设计师一起为乡
村学校的课堂开发创新的教学流
程与工具。 因为在那种环境和需
求下， 我希望我们的工作是真正
有效的， 所以我学习了社会设计
的方法； 也因为我们同事试图在
寻找一个企业化的运营模式，我
还学习了商业策略， 管理与品牌
建设；同时，我更深地思考了乡村
社区的需求与渴望。

直至去年 5 月份，在我 30 岁
生日的时候，我以合伙人的身份
正式加入了这个初创团队———
天地人禾消费协作社。 我们在做
的事情有很多社会创新与公益
的成分，但是核心又是最传统的
生态农业。

我冒险做这个决策部分是
因为我想把我的科学背景利用
得更好，也是因为我感觉自己有
了可以承担更多责任的能力，特
别是在商业策略层面。 但最重要
的是，我相信我们的商业与社会
模型，它改善乡村环境污染问题
的同时改善农民的收入。

在过去这 11 个月里 ， 我负
责了品牌、市场营销、产品设计、
传播与客户关系。 以上一半的领
域对我来说都是新的。 我做得怎
么样呢？ 只能说我从自己的错误
学到很多吧。

在今年春节前，我的合伙人
说该是我试试当 CEO 的 时候
了。 这意味着我还要增加水稻种
植与供应链管理方面的知识。

今年 ， 我们预期的客户会
增长 4 倍 ， 还会拿到第一笔投
资 。 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我有
两位工作经验比我多 5 年 ，分
别来自环境保护和金融管理背
景的合伙人 ， 我是没有胆量去
尝试的 。 当然 ，还有我的生命合
伙人 ， 他是我的中国之行最意
外的礼物 。

大概一年前， 我的好朋友 ，
Bottle Dream 的主编阿菜在做那
个关于社会创业家的视频采访
我时，我被问道为什么会对中国
乡村发展那么关注。 我回答是因
为内疚———我有机会获得很多 ，
包括很好的教育，在学校外学习
艺术并让我有信心之后自学设
计，旅行，上大学，开始和结束科
研， 以上这些都让我感到内疚 。
因为我知道有体制层面的不公
平造成中国乡村的同龄人没有
我这样的机会，虽然这种不公平
不是我造成的，但我一定是获益
者 ， 如果不为他们做点什么的
话，我会越发感到内疚。

而这一切的原点 ，都是在我
第一次到乡村支教的时候，改变
我世界观的五年级外出打工的
的女孩，而那个年纪的我正跟随
爸爸妈妈迁去加拿大。 有人说过
内疚是最强大的情绪，而这也是
我开始梦想的原因。

我希望那个女孩在未来会遇
见属于自己的可能性， 而我也会
一直努力让挥洒劳动汗水的每一
片土地滋生美好， 梦想或许真的
不需要坚持， 只要硬着头皮去做
就好，去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。

� � 天地人禾营销的生态米，都用真空包装包好，上
面贴着标签，写明米是由哪个农民种植的、何时播种
或收割等信息。

� � 天地人禾创始人之一刘尚文曾任职于绿色和平及 SEE 基金会， 他把天地人禾定
位为社会企业，致力于让消费者吃上健康美味的放心米，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，让
农民获得受尊重的收入，避免长期接触化肥农药。

� � 在广州以北 200 多公里的连山县向阳村，他们承包下了 100 亩
地，与当地 18 位农民签订了合作协议：你用有机方式种植，并接受我
的监管；我确保你每季收入提高 50%以上。

■ 谭静远/文


